
从工厂走出来的艺术家
——记版画家 、摄影家 、作家郑文华

杨国 华

郑文 华是陕西 乃至全 国 文艺界唯一集版画 、摄 影 、作家于
一身 的 “三栖”艺术家 。

今年47岁 的郑文华与 共和 国 同 龄 ，他衣着随意 ，一头粗而
黑的短发 ，神情严肃 ，浓重 的 山 东 口 音 。他生 长 在海边 ，从小
喜爱 画 画 。最 初 的 作 品 是灶 王 爷 、古 装 戏 剧 人 物 、西 游 记 人
物。他上学画 、放学画 ，算术 、语文作业本 上 ，小 猫小狗小 人
物占 了 大 多 数 。那 时候 ，美 术 资 料 很 缺 ，文 华 就 搜 集 报 纸 图
案、期 刊 封 面 ，照 着 临 摹 。他 的 美 术 总 是 名 列 第 一 ，同 学 们
说：文华比美术老师画得还好 。

1 962年 ，郑文华随父亲从 山 东 胶州 来到西 北 高 原的陕西 省
耀县 水 泥厂 。在厂子 弟学校读完初 中 ，1966年 ，他 以 优异的 成
绩考 上 了 山 东 省 艺术学校 。可是 ，却 因 “文 化大革命 ”开 始 而
报考 无 效 。他 与 所 有 “老三 届 ”同 学 们 的 命 运 一 样 ，打 起 背
包，徒步到农村广 阔 天地接受再教 育 。

十年动乱 中 ，陕西美协老画家修军到耀县农村劳动锻炼 。郑
文华毅 然拜修军 为 师 ，结 成忘 年 之 交 。郑 文 华 下 乡 五 年 ，主攻版
画。后 到 县 电 影 院 当 美 工 ，又 调 到 耀 县 水 泥 厂 动 力 车 间 当 搬 运
工，统计 员 。厂 领导发现 了 他 的 美 术特长 ，把 他 调 到 工 会 任 宣 传
干事 ，后 来 又担任工 会 副主席 。他画宣传画 ，刻版 画 ，举办业
余美 术摄影学 习 班和作品展 览 ，为 水泥厂培养 了 一大批书画 、
摄影 爱好者 、基层宣传 员 。他创作并发表 了 版画 《矿 山 开 采 》

《 小 镇 新 貌》、《五 月 人 倍 忙》、《彭 大 将 军》、《边 陲 月
夜》、《黄 陵 雪 晨》；摄 影
《工人力量大》、《补天》

等。并将作品送到 省 、全 国 参
展。版画 《边陲 月 夜 》获 建 国
三十 周 年 全 国 美 术 作 品展 览优
秀奖；《黄 陵雪晨 》获得陕西
省美 术作品展 览一等 奖 。经省

总工会 、高 教局 、人 才学 会联 合评选 ，郑文华荣获 “陕西 省 自
学成才奖 证书 ”

1 984年 ，对 郑 文 华 来 说 ，是 人 生 道 路 出 现 新 的 转 折 的 年
头。那 是他获得 “省 自 学成 才奖 ”不久 的一天 ，郑文华领着 省
上几位摄影家在 水泥厂附近 的 药王 山 采风 ，沿途巧遇 省作家协
会的 几位 同 志 。郑 文 华被介绍 后 ，令 作协 同志十分惊讶 ，原 以
为经常 在报刊 上 发表获奖作品的 郑文华是位年 长资 深 的 老者 ，
没想 到 是这 么 年轻 ，才35岁 。郑 文华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调进 省
作家 协会 ，也未 曾 料到 在 全 国 有 一定影 响 的 《延河 》月 刊社任
美术编辑 。郑文华 在编辑之 余 ，游 览走访 。不断地丰富 自 己 ，
寻找 当 代现实的 生 活启 示 。因 此 ，在他不少版画艺术创作 中 总
是有 所 发 现 ，有 所 创 造 。如 《林 闻 》中 的 诗 情 画 意，《走 娘
家》中 的 乖 巧趣韵，《春江水暖鸭先 知 》中 的游弋动态，《拓
荒》中 的 执著 躬耕。《小 镇 》中 的现代气息 ，都是有所创新而
又别 具一格的 。他这一时期 的版 画作品 ，较 之 以前迈上 一个新
的台阶 ，由 写 实发展 到富 于哲理性 ，这 充 分 反映在他刻意制作
的《生命 》系 列版画 中。《戏水》、《秦川 牛 》等
版画 多 次 在香港 、日 本和美 国 展 出 ，产生了 一定 的
影响 。

郑文华是个文 艺 奇 才 ，他干什么成什么 。他致
力于美 术 ，爱好摄影 ，又热衷于文学 ，凡到过他的
工作室 的 人 ，都觉得 他的 文学藏书 比美术 、摄 影藏
书都 多 ，多得让作家 朋 友们羡慕 。他读 书 ，也 不停
地写作 ，写散文 、也写小说 ，他发表的小说即将结
集出 版 。他深 深 感 到 ，艺术种 类 交错发展 ，受 益 匪
浅，可 以 互相 借鉴 ，版画可 以吸收摄 影 中 的 明 暗造
型，还可 以从文学 中 得到启迪 ，摄 影促进 了版画创
作，版画也 促进 了 摄影 艺术 的 发展 。

因工 作 之 便 ，郑 文 华 拍 摄 了 大 量 名 作 家 的 照
片，是 一 笔宝贵财富 。著 名 作家路遥去世时 ，诸家
报纸 、电 台 、书刊 等 传媒 中 所用 的珍贵照片 ，百 分
之九 十 都 出 自 于 郑 文 华 之 手 。作 家 为 人 民 大 众 写
照，而 郑文华 为 作家写 照 。当 人们在记住那些珍贵
照片时 ，同时也记住 了 摄 影 者郑文华 。

郑文华摄影最忌摆布 ，多 采 用 偷拍或抓拍 ，采
用自 然 光 线 ，他拍摄 的 人 像表情 自 然 ，形神兼备 ，

层次 丰富 。被摄 者看 到 自 己 的 肖 像后 ，都说 比 本 人美 。台 湾著
名文学家柏杨先生说：“台湾和海外那些都是照相 ，而郑文华
是摄 影 家。”1993年 ，他 在 故 乡 青 岛 展 出 了 300多 幅 世 界 名 人 肖
像，引 起 轰动 后 ，又 回 到 陕 西 ，在 西 安 举办 了 400幅 名 人 肖 像 展
览，历时6天 ，天天爆满 。原陕西省委 的 领导看 了 这个展 览 后评价
道：“你 做 了 件 了 不起 的 工作 ，这些 肖 像既 是 很 有造 诣 的 摄 影 作
品，也是一 个历 史时期很重要 的 艺术 资 料 ，你功不可没。”

如果说 郑文华拍摄 的 名 人 肖 像是一部纪录 当 代文 艺 界知 名
人士 工作 生 活 的 历 史画 卷 ，那 么 他拍摄 的 风 景组 照 《生命 系 列 》
就是热 爱 生命 、颂扬普通庶 民 的一 曲 赞歌 。他那双睿智 的眼睛 不
停地扫 描 ，善 于在平凡的事物 中 发现美 的 存在 。如 瓦楞 上的 一朵
红花 ，深 宅 大 院砖缝 中 的 一棵小草 ，枯树 上 的 一 支嫩芽 ，浩瀚 沙
漠中 的一 点新绿 ，都在他的镜头中 定格造型 ，充 分表现了艰难困苦
条件 下 ，生命力 的顽强 ，不屈不挠的奋进精神 。这组摄影 由 《北京周
报》译成七种文字 出版 ，在海外获得很 高评价 。最近 ，他的摄影《枣
园秋 色 》又获建党75周年全国摄影展 览优秀奖。（摄 影 郑 文 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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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地方 好风水 。老人 叫
它大 院 ，年轻人叫 它 小 区 。
院中 有 楼 ，楼 前 是院 ，商 业
街，三 五 步一片 门面 ，四 方 宾
客一 走 也 平 添 了 八 面 威 风 。
这地 方 好 景 致 ，窗 前 细 柳 ，
户外青 山 ，菜是鲜 货 ，人 皆 良
民。五 湖 四 海 的 职 工 、家 属 ，
组合 成 工 厂 生 活 区 的 交 响
乐。这地方好详和 ，居民都是
职工 。来 了 生客 ，问 XX家 居

何处 ，摆 摊 的 菜 农 也
会一 说 一 个 准 ：沿 大
院走 ，里面 是小 区 ！

小区 有 块 花 园 。
四季喷水 ，水下 潜鱼 。
记得 我 那 年 进 厂 报
到，身 背 行囊 ，在大院
里找不 出 一块平整的
歇息 之 地 。满 目 杂
草，房是过渡房 ，墙 是
“ 干 打 垒”，倒 有 一 个
公厕 大 咧 咧 盘 踞 中
央。说 是 “水茅化 ”的 ，
却二 三 十 户 公 用 ，足
下黑 水 如 镜 ，高 深 莫
测，男 不能从容排泄 ，
女不 能 坦 然 遮 羞 ，每
天清晨 ，职工 、家属 手
捧痰 盂 排 队 乃 是 一
景。想起 来历历在 目 ，
念念 不忘 。才 十年 ，
大院 里有 了 小 区 ，有
碍观瞻 的 地方成 了 喷
水花 园 ，平地里 突 兀
起一排排 大 楼 。职工
有幸 ，领 导有方 ，又
是投 资 ，又 是集 资 ，
打分排队 ，年 年盼搬
家，年 年 有 人搬家 ，
搬家 要钱 ，没钱都有
办法 。有人 说 ：这哪
里是什么 小 区 ，分 明
是大 院 里 的特 区 么 ！
为了 对得起新楼房 ，
除了 老 婆孩 子 ，谁 的新居 不
是焕燃一新 ！楼梯长 ，气却
不短 ；楼 层 高 ，眼 头 却 不
低。步 入 客 厅 ，方领略宽敞
的自 在 ；蹲 上马桶 ，才感到
屁股 的尊贵 。

我蜗 居 大 院 多 年 ，年年
为朋 友 搬 家 ，喝 人 乔 迁 喜
酒，而 替 人搬 一次家乱我一
次心境 。大院与 小 区 楼房遥
遥相 望 ，要想渡过 去却有数

道难关 ，包括你的 年龄 、婚
龄、工龄 等 等 因素 。好在是
大杂院 ，与 热 闹近 ，与 世故
远，没 有 阳 台 ，却有充 分 的
阳光 ，左 邻右舍 一步连径 ，
见忙齐 帮 ，见不平讨 公 道 ，
一家 人 乐 ，几 户 人分享 ；一
个娃哭 ，全栋人关心 。久 而
久之 ，倒 平添 了 许 多 乐趣 。

小区 的 旧 友常 来 串 门 ，
尤其大 杂 院的 旧 邻 ，在 大楼

吃住 ，却来 大 院聊
天。问 其缘 由 ，对
方苦 笑 ：这 就 叫

“ 怀 旧”。房 子 大
了，天地却小了 ；
干扰少 了 ，心思却
多了 。天 天等 工厂
盖福利楼 ，住进去
却咋 就不 习 惯 了 ？
我不置可否。“高
处不胜寒”——虽
说没那么严重 ，但
高楼与 大 院之 间你
不得不承认蕴含着

“ 精 神 与物 质 ”的
矛盾体 ：阳 台 对 阳
台，犹如 隔了 万重
山，“高 高 在 上 ”
者多 如斯 。进 门 换
拖鞋 ，换跑 了 三朋
四友 ；家 家 封 阳
台，封锁了 人 伦心
扉。谁不是客 客气
气，匆 匆 忙忙 、离
离散散？上去不想
下来 ，下来不 想上
去。邻 居都不陌生
却老死不相 往来 ，
谁都没 了随和 ，谁
都有 了 城府 。看起
来不 无 自 在 ，实 际
上活得 多 累 ！

每言 及 至 此 ，
妻便 笑 我 杞 人 忧

天。按 工厂 的规 划 ，大 杂院
不久将要成为废墟 ，这里将
成为 鳞 次 栉 比 的 职 工 住 宅
区。是的 ，不管你 自 觉不 自
觉，文 明 与进步正 向 我 们所
居住的城市的每一 个 角 落逼
近。我呼唤 ：在我们现代化
的住宅楼小 区 到 来之 际 ，不
仅要有热水和暖气 ，也要有
人间最宝贵的 东西 ，那就是
祥和与温馨 。

WC引出的故事
（ 小-说 ） 张科 现

老王 的 儿子 王清顶替他到 厂 保卫处 工
作。这天他来省城看病 ，就住在二楼儿子
的宿 舍 。这层楼全是单 身 。楼 内 晚上 也没
灯，厕所更是脏的连脚都插不进去 ，但墙 上
却写 着 ：公 共 卫 生 大 家 讲 究 ，随 便 大 小 便
× X他娘 。他 看 后 直摇头 ，想现在的 年轻人
出去 穿 得 时 髦 衣 服 ，人 模 狗 样 的 ，可 懒 得
X 疼 ，不禁慨叹 ：真是
黄鼠狼 下崽——一代
不如 一代了 ！他总是
闲不住 。撑着病体打扫
厕所和楼道卫生 ，可出
出进进 的 人却视而不
见，还说厂里什么时候雇个老头来打扫卫生 。

有晚 ，儿子要去巡逻 ，让他不要去厕所方
便，说门背后有痰盂 ，可他还是去厕所 。楼道
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。他摸着墙进了厕所 ，用
手摸里面的 门时却摸到了 一个人身上 ，还没
等他反映过来 ，就被推倒在地 ，失去了知觉 。

待他醒过来 ，自 己却躺在厂医院的病床

厂领导和保卫处的同志都站在床边 。厂
长握住他手说 ：“老王 ，你不愧是我们厂的老
先进 ，敢于同犯罪分 子做 斗争 。厂党委决定
开报告会 ，让您给年轻人上一课！”

他丈二 和 尚 摸不着头脑 ，问 ：“厂 长 ，
这是咋回事？”

厂长说 ：“您 先 养好身体 ，有话以后再

说。”说完就走出 去 了 。
他在医院住到第三天 ，厂宣传部的部

长给他说 ，明 天准 备开报告会 ，省 电视台
和报社等新闻单 位的记者要来现场采访 ，
请您做个思想准备 。

部长 走 后 ，儿子来 了 。他 问 ：“厂 里开
会叫我做啥报告呢？”

王涛 一脸兴奋 说：“一个 内 外 勾 结 的

盗窃 团伙在做案时被我们发现 ，一个人藏到
厕所被您发现 ，他把您推倒 后 ，仓惶逃跑时
从楼梯上扭 了脚脖 ，被我们抓获。”

他听完 ，黑 着脸：“胡 闹个啥 呢 ，你们厕
所没灯 ，我哪能看见他 。我是摸黑进去 ，无意
碰了 他一 下 ，谁知 道他是贼呢 。你马 上给厂
里说 明 真 相 ，不 要 开 什 么 报 告 会 ，这 是 误

会！”
儿子 却 说 ：

“ 爸 ，我在 这 儿 上
班，您就明 白 装糊
涂，应酬 一下 ，对
我前途有好处。”

他一听 火 了 ：“爸一辈子 本分做 人 ，这事
一定要讲明！”

儿子 不悦：“现在厂 里 上 上下下的都忙
开了 ，部里 也来了领导 ，不去也不 由您 了。”

他转过头 ，对 儿 子说 ：“你回 去 上班吧 ，
让我清静一会儿。”儿子快怏不乐地走了 。

第二天 ，当厂里领导和有关人员来厂医院
请他时 ，他已坐在返回家 乡 的长途汽车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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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每坐 于夜 中 ，关 上 所
有门 窗 ，将台灯摁亮到最大
限度 ，一方 九年 前 买 的 镜子
上立时会映 出 我的 脸庞 ，瘦
瘦的 ，睫 毛下一粒小小 的黑
痣。

自有这 面镜子 ，便结束
了读书 的 日 子 ，开始了 阅读
自己 的 岁 月 ，自 己
的清晨和黄昏 ，在
这面镜子 前 ，在 更
换过 几 种颜色 的 桌
前一天 天一年 年 地
走过 、走过 。曾 经
在黑黑 的 土屋 里 日
复一 日 地吃着玉米
糊，曾 经 在房顶少
了许 多 石板 瓦遮 不
住风 雨 的 屋子 里一
夜夜盼 望着 天晴 ，
夏日 里 躺 在床 上数
星星 ，冬 日 里常常被飘在脸

上的雪花惊醒 。一个晴 日 ，太 阳斜斜地挂在 山 顶 ，阳 光温柔
地泻进教室 ，窗 下 的 我被 阳 光 渲染 ，无意间 在翻开 的课本 上
出现 了 一个头的影子 ，发须低垂 ，睫毛很长 ，这一发现使我
大吃一惊 ，原来我的 侧影 也 如 同 画面一样 。我开 始喜欢在有
阳光 的地方翻开书侧着头看我的脸 ，我的睫毛 ，
这个时候我渴望家里有一面镜子 ，哪怕 是拳头大
小的 一 个 也 行 。我 知 道 家 里 是难 以 有 这 个 东 西
的，即 是有 了 ，也无处所放 ，无 处所挂 ，土墙 上
钉不 上钉子 ，除 非在钉子 上 套个硬纸块再钉在墙
上才 行 。我明 白 要有镜子得靠 自 己 ，考学是我的唯
一出 路 ，在十 五 瓦 的 灯 泡 下 ，在 没 有窗 户 的 屋 里 ，
在只 有 一 块 门 板 白 日 移 到 边 上 ，晚 上 挡在 门 上 的

房里 ，一 夜夜地作着数学题 ，一夜夜
地背着 历 史 大纲 ，没有镜子 ，只 有 一
把掉 了 一 半 齿 的 塑 料 梳 子 ，当 雄 鸡
啼鸣 ，人 们都 醒 来 的 时候 ，拉 息 灯 ，
用凉 水 洗 洗脸 走 出 房 子 ，进 了 学 校
最怕 见校医 ，也最想 见校医 ，校医总
是说 ：你的脸色不好看 ，走路 怎么 老
摇晃 。我 深 深 地记 得 听 到这话 的 心

情，那 是 一 种 酸 楚 ，一 种 感
激，世上还 是有 人关 心我 ，注
意我 的 。当 然 我 已 经 不 再在
阳光 下 看 自 己 的 头 影 ，也 不
想知 道 脸 色 到 底 有 多 难 看 ，
走出 困 境 是 我 最 大 的 心愿 ，
也是我将有 一面镜子 的驱动
力量 。那 是一九八五 年 ，我不
满十八岁 。

工作 后果然 有 了 现在的
这面镜子 ，16开 纸那么大 ，背
面是 一 幅 大 观 楼 的 彩 画 ，我
又开 始 向 往 大 观 楼 ，向 往 滇

池，向 往滇池 的 春 色和秋景 ，穿过镜
面我读 到 了 ，读 到了 真正 的大观楼 ，
波光 熠 熠 的 昆 明 湖 。在 镜 子 一 日 日
的站 立 中 ，我有了 发 型 的 变化 ，也开
始注意 到 自 己 的 额 头 和 眼 角 ，我 知

道镜子 不会老 ，不会变 ，而
镜中 的 皮 肤 会 干 燥 ，额 头
会有 皱 纹 ，镜 后 的 画 面 也
会增 多 ，会有厚厚 的 积淀 。
但是 ，滇 池 以 外 不 是 还 有
很多 东 西 ，大 观 楼 以 外 不
是还 有 许 多 名刹古寺吗 ？
一定 会有 的 。

壶口

听

瀑布

文/大 川

我站 在 山 与 山 之 间 ，聆听瀑 布 的 声音 ，儿时
的梦 蹒跚而 来 ，亲 切 ，迷乱 ，又 多 了 几 分沧 桑 与
孤独 。我忽 然 忘 记 了 我 的 所 在 ，忘 记 了 历 史 ，忘
记了 现 实 ，忘 记了时间和空 间 ，我的 灵 魂仿佛在
迷醉的瀑布 里 飞升 了 。

水花 飞溅着 ，蒸起一层迷雾 ，迷雾 又 四散 着
溅出 去 ，淋湿 了 宽 阔 的 河岸 ；水声就吼雷似的一
跃而起 ，雄壮 ，暴 烈 ，便在这一瞬深 印 了脑海 。

西岸窄 窄 地伸 出 去 ，几乎挨着 山 的脚趾了 。
东岸 也有瀑布 ，水从岸上泻 下来 ，溅起一股股乳
白色 的 雾 ，那 雾 飘 不 了 多 远 ，倏 忽 却 不 见 了 ，随
后的 雾 又过来 ，扑朔迷离的 ，倒增添 了 几分 童话
的意趣 。瀑 布 声 小 了 许 多 ，可 就这 宽 宽 的 帘 幕 ，
你坐 在西 岸的岩石上凝望一个时辰 ，两个时辰 ，
也看不厌 ，看不烦的 。

我退 了 回 去 ，我真的拥着一个完整的 ，震 聋

发聩的瀑 布 声了 ，我要钻进瀑布里呀 。这样想着 ，
一个人急急的爬到瀑布的石岩里边 ，瀑布的帘幕
就把 世 界 和 自 己 隔 离 了 。水 花 顷 刻溅 湿我 的头
发，我的 眼 ，心 里便 只茫茫的 一片 ，分不 清 咏络 ，
理不 清 思绪 ；我冷得打一个 寒噤 ，抖抖索 索的 划
一根 火 柴 ，灭 了 ，又 划一根 ，烟燃着 了 ，我的心就
不“咚 咚 ”的跳 ，山 摇 地动的 感 觉也忽然遥远 ，一
切那 么 沉静 ，安详 ，浑厚 ，似长 者慈 爱 的 抚摸 ，落
到我的肌肤 ，我的心里了 。三根烟烧尽 ，头发里的
水早 串 成 线 ，丝 丝 缕 缕 的 往 下 滴 ，声 音 纤 细 ，柔
弱，好 容 易捕捉得一鳞半爪 ，却又在 一片绝 尘 的
瀑布声里 ，隐去了 形迹 ，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。

上了 岸 ，衣鞋 都湿 了 。我忽然觉 着 天和地那
么渺茫 ，我揉 了揉眼 ，恍惚间 仿佛经历一场梦幻 ，
我说 ，我看见什么 了 ？我只是倾听了 一 回瀑布的
声音 ，瀑布的心迹啊 ！

小轿车，自 行车
（ 小 说 ） 千曳

他家 住在 妻子 单 位 的 家 属 区 ，离他所在 的 工 厂
六七 里路 。这样他每天 就得骑辆 自 行车 ，风 里来 ，雨
里去 。

后来他家 楼 上 易 了 新 主 人 。没 想 到这位新 主 人
竟是他所在工厂 的温厂 长 。

那天清晨 ，他刚 从屋里推出 自 行车 ，就看见温 长
也正好从二楼下来。“温厂长 ，你早。”他赶快热情地打了
声招呼 ，然后一旁侧立 ，请温厂长先行 。

“ 早 ，早。”温 厂 长 点 头 笑 笑 ，从 他 身
旁姗姗而过 ，步 出 单 元 门 。

突然 刮 来 一 阵 寒 风 ，温 厂 长 冻 得一
缩脖子 复 将 身 子 回 转过 来 ，正 往 出 走 的
他就和温厂长对 了 个正 着 。

温厂 长这 时 忽 然 就关 心地对 他说 ：
“ 大冷的天 ，骑车不活受罪吗 ？来 ，跟我一
块坐车好了。”

他全 身 霎时涌上一股暖流 ，心 中 好受 感动 。他感
激地回 谢温厂长说 ：“不用 ，不用 ，我 已 经 习 惯 了。”

“ 去 去 ！把 车 子 送 回 去 ，我 在 外边 等 着 你！”温
厂长 不 由 分 说 地 朝 他有 力 地挥挥手命令道 。他 见状
于是 只 得赶 快把 车 子 推 回 家 去 ，然 后 出 来 小 心 翼 翼
地猫腰钻进停在单 元外边 的 豪华 “桑塔纳2000”小轿
车内 。

尔后 ，他便和温厂长享受同级待遇 ：上班车接 ，下班车
送，很是风光 ，竟招致一些人对他产生了妒忌之意 。

然而 后 来 ，有 一 天 ，他像 往常 一样 ，下班后在厂 门
口等 温 厂长 ，左 等 右等 也不 见人 。眼 见下班的 人全都走
光了 ，他 只 好 到 办 公 室 寻 温 厂 长 。温 厂 长 一 看 见 他进
来，猛 一 拍 脑 瓜 说 ：“瞎 ！你看 我这 记 性 ，咋 忘 了 告 诉
你，今晚我值班不 回 去了……你等 着 ，我这就打 电 话派

车送你。”温厂长说着就要抓 电话 。
他慌忙 拦住温 厂 长 的 手 说 ：“不 了 ，不 用 了 ！我 自

己回 ，自 己 回……”慌慌 张 张挤 公 共 汽 车 回 到家 ，挨妻
好一顿数落 。

接着 ，又 一 天 ，依 然 等 不 见 温 厂 长 身 影 。到办 公室
一瞧 ，门 锁 着 。秘 书 小 江 拿 着 碗 正 准 备 去吃 饭 ，告 诉他
说：“温 厂 长 早 就 走 了 ，你 咋 还 在 这 晃 悠 啊？”“啊 ，真
的！？”他不肯相信 ，难道温厂 长把他又忘 了 ？可 是不

知为什么 ，他心里总有些 发虚 。
翌日 上班 ，温 厂 长 在 车 上 问 道：“昨天 下班怎么

没见你？”他一时 语塞 ，不 知 如 何 回 答 ，最 后 竟 结 结
巴巴 地 撒 了 个 谎 说 ：“我……我 昨 晚 ……加 ，加 班……”

再后 来 ，又有 一 天 ，眼 看 上班 就要 迟 到 了 ，还 不
见温 厂 长 下 来 。他 急得上楼 去 叫 ，敲 了 半晌 门 ，里面

好不容 易 才传 出 温厂长老婆 显然不 耐
烦的 声音：“敲什 么敲 ，叫 魂呀 ，温厂长
出差 了 ！”

“ 唉 ！我 咋 这 么 笨 呢。”他 在 心 里
骂自 己 道：“桑 塔 纳 都 没 来 ，这 不 明 摆
着温 厂 长有 事 了 嘛！”他 赶 快 推 出 十
多天 没 骑 的 自 行 车 ，紧 赶慢赶骑 到 厂
里，结果还是迟 到 了 十 几分钟 。

半月 后 ，温厂长 出 差 归 来 。
一大早上班 ，俩人又 在楼道里相遇 。
温厂长依然朝他挥挥手说 ：“去 ，把 自 行车推回 去 ，

咱们一块……”他像没听见似的 ，只管推着车往出走 。
温厂 长 就 朝 他 笑 笑 ，惊讶地说 ：“咋啦？你不 坐

小轿车 上班啦？”
他也 朝温厂 长笑 笑 ，摇摇 头 说 ：“不坐 了 ，还是骑

自行车好。”


